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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影响因
素与驱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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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消除城乡差距的基础。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蕴含数字技术与创

新动力的生产力新质态，更是饱含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和人文经济色彩，能够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资本

积累、劳动力等要素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具体到现实社会，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成败深受农村

市场发展成熟程度、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农村创新技术、农业经营制度、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等因素的影响。为

此，需要通过推进农村市场转变为成熟市场、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智慧农业发展建设、构建多元化的

农业经营制度、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等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从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在中国乡土大地上描

绘一幅饱含人文色彩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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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

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

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1］。新质生产力呈现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

质量等一系列有别于以往传统经济概念的优质特

点［2］。其覆盖范围不仅渗透进传统的工业和服务

业，而且其自身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也迅速延

伸至农业和乡村领域，进而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

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无论

是从效益与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探寻新质生

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的角度出发，

都要回答新质生产力如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现

实议题。由此，讨论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

设的理论依据、影响因素与驱动策略等议题，意

义深远。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一）） 数字乡村建设内涵研究的前沿动态　数字乡村建设内涵研究的前沿动态　

2018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 中首次提出“数字乡村”的概念。

之后，国家陆续发布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数 字 乡 村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2—2025）》 等文件为发展数字乡村提供方

向指引。特别是 2019 年发布的 《数字乡村发展战

略纲要》 对数字乡村做出明确阐述，即“伴随网

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

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3］。综观现

有研究，“数字乡村”作为当前学者们讨论的热

点，围绕它的研究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

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其中既有对某一特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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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例如，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完善农村农业

基础设施［4］、推动产业升级［5］、优化数字乡村治

理等，也有从整体上考察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

理，如宋冬林等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

筑三个维度阐释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6］。赵

成伟和许竹青从市场、组织和技术三个维度描述

数字乡村建设机理［7］。二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逻

辑。包括技术进步逻辑、深化改革逻辑和利益分

配逻辑。王向清等人指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

村数字化治理具有多重实施路径，通过‘人的现

代化’‘物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与‘技术

的现代化’，立体构成赋能进程的运作机理”［8］。

三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模式。包括政府推动型、平

台耦合型和问题驱动型，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在

不同的场域协同互嵌，构建起高效、开放、协调

的数字乡村治理模式。由此，现有研究基本明晰

技术、资本和劳动者等生产要素在数字乡村建设

中的重要性。不同学者对数字乡村建设论述虽各

有不同，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数字乡

村建设要贴合地方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生产要素构

成，着重于从不同结构、模式、框架等方面型构

贴合地方空间发展要求的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框

架，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二二））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互动关系新质生产力与数字乡村建设互动关系

前沿动态　前沿动态　

2023 年 12 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强

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

度，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为农业现

代化增动力、添活力”［9］。“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

涵丰富、意蕴深厚的经济范畴，代表着一种生产

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

产力”［10］，如何依托新质生产力来推动数字乡村

建设，促进农业技术全面升级、农业资本加速流

动、农业劳动者提质升级，是现阶段国内学者普

遍关心的议题之一。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与数

字乡村建设互动关系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互动机理研

究。一些学者讨论将数字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嵌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中，形成所谓的“数

字＋乡村”的发展模式。学者们从数字化转型赋

能、规模经济、聚合经济和分工经济等方面来论

述数字乡村、数字农业发展的路径与效能［11］。第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谱系和价值意蕴研究。由

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下的生产力，具有高效能

和低投入的特征，能够有效整合乡村产业、技

术、空间等要素，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增长，持

续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尽管学者们从新质生产力

的理论内涵、内在机理、践行路径等方面进行探

讨，但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新质生产力如何发挥

自身效能、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等研究成果较少。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客观限制因素研究。

生产力的革新促进生产力的实体性因素发生符合

现有时空需要的革命性转变，推动生产力要素发

生了全新的变革［12］。数据、技术等新要素不断融

入生产生活之中，使得数字乡村建设中出现数字

技术嵌入鸿沟、数字排斥、农业产业融合失衡等

限制因素。综上所述，鉴于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

研究现状，如何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对乡村数字化

转型进行剖析、系统性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等问题

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三三）） 问题提出　问题提出　

如上所述，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互动

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与地方生产力要素构

成和多元影响因素相适应的，并呈现阶段性特

征，第一，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实

现条件、作用机制、实现路径在不同空间区位是

有差异的；第二，数字乡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的

分析框架始终围绕乡村振兴展开；第三，数字乡

村建设和新质生产力是相互促进、相互型构的关

系，二者辩证统一。由此，一系列相关的现实议

题得到关注，如数字乡村建设的多维困境、影响

因素、驱动机制和人才供给障碍等。再如怎么摆

脱数字乡村标准化治理的困境，不断提高数字乡

村建设的灵活性和韧性等［13］。综上所述，数字乡

村建设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在制度基础、影响因

素、理论机制、分析框架等方面都有不同学者对

其论述。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回答三个问

题：第一，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

依据是什么？第二，哪些因素影响其驱动效率？

到底以何种动力机制来驱动？第三，为消除影响

因素的驱动策略有哪些？由此，在明确新质生产

力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理论依据和驱动机制的同

时，推动地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密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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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渐趋明晰。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

设的理论依据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然从属马克思生产力思

想大厦。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它代表一种生产

力的跃迁，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其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数字乡村建设的场景、模式在新质

生产力作用下不断更新，多元主体、资源要素与

地域时空实现数字化整合，描画一幅数字乡村蓬

勃发展的理论图景。

（（一一）） 技术驱动机制　技术驱动机制　

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

的广泛渗透，中国数字化进程取得显著成效，加

速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变革，也为农村地区

带来空前的发展契机［14］。2024 年发布的 《“数

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也

提到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就是要发挥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

多重优势，推动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

协同［15］。一方面，数据要素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过

程中，加速同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之间

的耦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加速数字乡村的建

设速度。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除了要配置

生成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之外，还要在融合人工智

能、大数据技术等因素促成新的产业的形成、崛

起和发展”［16］，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场景的深度

融合，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点燃乡村经济

发展新引擎。第一，纵向培育数字技术在同一产

业链的延伸发展。既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农村集

体经济可以实时掌握市场需求和动态，从而进行

精准生产和销售决策［17］。又要通过利用“数据＋

技术”的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破除乡村商品在

市场生产、流通和分配等领域的障碍，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构建全方位、全流程、

全系统的标准化作业，有助于提高产品生产效率

和保障产品质量。第二，横向促进数字技术上下

游融合发展。加强数据同种植业、乡村旅游、农

产品加工等传统乡村业态有机结合，“构建起

‘数据+算力+算法’融合发展的农业技术体系，

形成‘采集+分析+挖掘’一体化的数据观测系

统”［18］，进而催生出种类繁多、模式多样的数字

新场景。同时，数字产业具有产业间互相叠加并

不断裂变的特性，加之数字场景供给成本低、附

加值高，可极大丰富农村三产融合的实现样态，

既避免乡村产业的同质化竞争风险，又起到盘活

衰退乡村产业、带动特色农业强链延链、激活乡

村就业市场之功效，可谓一举多得。

（（二二）） 资本积累驱动　资本积累驱动　

在数字下乡实践快速发展的今天，大数据的

应用、网络媒介平台的壮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

级、未来产业的萌芽等表明，新技术与新产业的

应用加深着人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将处于

乡村场景内的生产生活领域越来越多地置于新产

品和新产业地“市场漩涡”之中。由此，今天市

场经济的收缩与调试依然从属于马克思所构建的

资本积累规律，其改变的只是农业生产生活中人

们应用资本、技术等来重新进行生产组织和方式

的创新变化而已。因此，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

响下，新质生产力在数字下乡实践中的生成依然

从属于资本积累内在驱动。由此，资本规模扩张

包含资本价值增值的内在动力和乡村社会的竞争

压力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通过扩张不断提高

自身价值增值的潜力。另一方面，迫于资本不断

积累的内在欲望与生存压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

本的过程中必然重构着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在

此基础上，不变资本规模相对的扩大与可变资本

劳动力价值的上升都在数字下乡实践中推动着新

质生产力的生成。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

资本的相对上升推动乡村工业的加速演进与技术

的提质升级，为数字下乡的生成提供技术与产业

支撑。另一方面，劳动力价值的上升扩充地方消

费市场份额，为数字下乡发展提供劳动力市场

空白。

（（三三）） 劳动力资源驱动　劳动力资源驱动　

劳动力追求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的物质生产

实践活动能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主体性动力。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

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

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9］。生产力的发展

使传统的生产关系出现裂变和转化，引动着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环境的深刻

变化，身处于新质生产力变革浪潮下的劳动力作

为劳动过程的唯一活要素，能够将劳动资料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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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象进行有效链接，同时承担起传统乡村向数

字乡村发展的重要责任。第一，劳动力的生存需

要转化为数字乡村建设的缘起性动力。马克思恩

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强调，人类社会能

够延续的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19］，劳动力为

了 生 活 就 需 要 同 “ 吃 喝 住 穿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东

西”［19］相联系的物质资料。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

展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新要素和新动能，劳动力

的生存需要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入而革新，并

在吃喝住穿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为数字乡村

建设提供更多的可能和空间。在此基础上，这种

缘起性动力推动基本的生产活动进行数字化革

新，“通过各种‘数字＋产业’‘智能＋行业’

‘技术＋平台’等生产模式新组合，整合信息、

数据、知识等数字化要素，创造出新的劳动岗位

和劳动部门”［20］。第二，劳动力的发展需要转化

为数字下乡建设的能动性动力。乡村与城市之间

的发展鸿沟不仅体现在医疗、住房、教育等衣食

基本生存范畴，更表现为生态环境、智能生活等

更广的范畴。劳动力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欲望与

自身发展的本能会加速数字乡村建设的步伐。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

设的影响因素  

数字信息技术变革与牵引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得到加速发展。但也应注意到，当前农村市场发

展成熟度、农业基础设施、创新技术、经营制度

以及产业融合度等层面都存在诸多桎梏，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

速度与效果。

（（一一）） 农村市场发展成熟程度　农村市场发展成熟程度　

成熟的农村市场能够促进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的竞争性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为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生成提供基

础保障。其一，农村市场的规模效应扩大市场容

量，激发企业投入更多资源来满足消费需求和满

足市场缺口，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具有新质生产

力发展潜力的乡村市场，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充

足的资金支持。其二，高成熟度的农村市场有效

促进资本、技术、劳动者等资源依照市场需求进

行高效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属性，推

动乡村地区产业提质升级。其三，农村交通运输

落差约束农村市场成熟度的发展，农村流通体系

的不完善使得各个乡村节点间无法实现联动、乡

村与城市间无法形成联动，扩大不同节点之间的

交通成本与库存成本，从而阻碍数字乡村的建设

速度。

（（二二））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条件　

农业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物质实体，

它囊括信息技术、数字化功能和数据处理等功

能，具备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等特质的农业

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数字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现

实基础。然而，当前乡村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方面

的短板，已成为滞缓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数字乡

村建设的障碍与瓶颈。一方面，乡村地区的碎片

化分布扩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的计算缺

口。中国乡村地区多分布碎片化，特别是在偏远

山区和贫困地区，网络连接不稳定、交通成本高

等问题尤其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建造与运营的规

模效应难以在乡村地区发挥价值效应。另一方

面，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不平

等。资本追逐利润的属性使其将大数据、物联

网、数字平台建设阻隔在乡村之外，乡村地区在

新一轮的新质生产力资金投资中处于较为薄弱态

势，致使乡村经济不活跃、乡村农民难以迅速筹

集到资金。从这一点看来，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

并未对乡村地区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反而因为资

金的不断积累形成对乡村地区资金和人口的虹吸

效应，致使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缺乏。

（（三三）） 农村创新技术的支撑　农村创新技术的支撑　

技术迭代与产业革命引动着人类生产关系与

生活环境的动态性嬗变。伴生于人类社会生产力

革命引动下的乡村社会，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生

成的过程中逐渐粉碎原有的城乡差异下的经济鸿

沟，建构起全新的农业与工业、创新与技术相适

应的数字乡村场景。由此，传统乡村在创新技术

的赋能下逐渐形成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农

业生产关系与制度，提高乡村地区的整体生产力

水平和村民收入。第一，新质生产力能够打破时

空的界限。依托信息技术将乡村、城镇、城市等

不同节点进行有效链接，促进技术创新形成“迭

代辐射反应”，推动一二三产业技术融合创新，

为技术迭代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成提供

“源头活水”。第二，农村创新技术提升乡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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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效率，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围绕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聚焦重点产业，聚集资源

要素，强化创新引领，培育发展新动能，延长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21］。先进数字技

术的引入与使用使乡村产业得以更加高效、精准

的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同

时，农村创新技术的应用扩展农业产业链，创造

更多的市场就业岗位，在进一步促进乡村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乡村村民的经济收益。第

三，探索农村电商发展创新道路，完善“互联

网+”新发展链条［22］。乡村村民通过对互联网媒

介的使用，打破地理空间的物理约束，通过数字

化畅通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个环

节，解决乡村农产品产区同城市消费市场的交通

隔绝问题，扩展乡村产业链条，做大乡村产业经

济基本盘，提高乡村集体的整体收益。

（（四四）） 农业经营制度的支撑　农业经营制度的支撑　

数字乡村作为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建设中的积

极尝试，需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动态性调整

与完善农业经营制度。从建设问题和建设效应两

个维度审视数字乡村建设，其仍然处于初步摸索

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效益分配和集体协作的经

营制度体系。其一，数据创造者与数据经营者对

数据公共资源的分配失去公正性。数据作为一种

新型生产要素，能够提高农业要素的配置效率，

推动农业实现数字化、信息化与智能化转型，提

高农业生产质量，加速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地区的

培育。乡村劳动者使用农业基础设施进行劳动不

但创造相关实物产品 （如农作物、林木、禽类

等），并作为数据创造者间接生产出数据，而出

售农业基础设施的企业作为数据经营者并未同数

据创造者进行利益分配。因此，涉农数据作为新

质生产力的要素并未形成适配农业经营制度。由

此使数据利益分配出现不平等的现象，以至于影

响到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二，乡村基层组织

在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实现与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适配。乡村基层组织是将乡村村民的原

子化个体实现串联的中介。新质生产力型构的新

产业、新模式越发突出共享经济的表征，它将不

同人口、乡村、地区进行有效串联，在市场上编

织起互惠合作的经济网络。在此基础上，传统乡

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共享经济发展的大势

下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难以在基层乡村构建

起有效的经济组织和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

（（五五）） 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　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　

农业产业融合度指数是由政策设计、科技创

新和经济模式转变，将农业及附属产品的生产、

仓储、物流、交易、营销等渗透下的综合指数，

所形成的新产业将解决农业信息不畅、衔接不

稳、质量管控难等问题。农业产业融合已成为培

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农业产业融

合度指数的高低决定该地区的产业发展潜力和技

术创新能力。高农业产业融合度的地区能够利用

“数据＋产业”的高渗透性，实现对地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管理，减少能源

消耗、人力资本投入和提升经济效应，切实提升

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质量和

数量。另一方面，高农业产业融合度有效提升乡

村地区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乡村地区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有效实现对农产

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及管理的一体化，构

建乡村产业的上中下游协调联动，促进一二三产

业充分融合。

四、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乡村建

设的驱动策略  

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驱动数字乡村建设，

其底层逻辑在于新质生产力能够充分发挥相关因

素的积极作用，弥合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多维障

碍。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创新技术、农业经

营制度等影响因素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实现对

数字乡村建设的驱动合力，推动乡村高质量发

展。但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发展的初期，

仍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新质生产力

来驱动数字乡村建设。

（（一一）） 外部驱动力外部驱动力：：推进农村市场转变为成推进农村市场转变为成

熟市场　熟市场　

推动数字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业增

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这就需要

在发展动力、经营制度、监督机制等方面综合发

力，确保将数字乡村建设得更有活力、更可持

续、更加健康。一方面，整合地方资源，做实实

体产业。要立足市场变化求突破，发展特色产

业，对市场需求、运行规律进行深入调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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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打好时间差销售

产品，提升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立

足特色品牌求突破，充分发挥本地资产资源优

势，开发文化生态旅游和文化产品，增强乡村的

文化吸引力和经济潜力。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

术，做好特色产品的标识化、精品化，包装策划

一批乡土良品，融入人文创意，提升产品附加

值，增强品牌竞争力，提升经济效益。另一方

面，改造农村传统商业网点。支持商贸流通企业

输出管理和服务，改造升级一批夫妻店等传统网

点，发展新型乡村便利店，完善快递收发、农产

品售后等服务；支持商贸流通、邮政等企业合

作，整合县域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服务站、村邮

站和益农社、供销网点等网点，建设村级综合服

务站点，开展邮快合作、便民消费、农村金融等

多种服务，促进农民便利消费和就近销售。在人

口较少可合并的村，通过电子商务、供应链赋

能，输出管理和供货服务，改造现有村级夫妻

店，保证基本日用品的供应。

（（二二）） 条件驱动力条件驱动力：：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　建设　

农村农业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基，

是新质生产力与乡村资源要素融合的基石。因

此，为有效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必须突破桎梏乡

村地区在农村农业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数字

乡村建设奠定物质基础。首先，基于乡村资源禀

赋、地理区位等因素有序化推进信息化进程，注

重农业基础设施数字化进程与村民数字化素养同

步提升，实现数字技术加速产业融入，提高数字

化的良性循环。其次，政府增加对乡村地区的数

字化、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构建覆盖产业链、

供应链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挥链条的带动作

用，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最后发挥社会资

本在农村农业基础设施上的积极作用。加强乡村

同社会资本的合作，构建村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

利益联合机制，如股份分红、合作经营等，实现

农户生产与市场需求间的供需对接，有效增强农

民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和收入。

（（三三）） 内生驱动力内生驱动力：：强化农村智慧农业发展强化农村智慧农业发展

建设　建设　

农村智慧农业作为饱含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农

业概念，也是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场域发展的未来

新向度。乡村不但占据着中国广大的地区，而且

拥有着大量的劳动人口。因此，推动智慧农业的

发展不仅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更能

够释放农村的劳动力。其一，构建完善的农业技

术进步机制，加大对农村技术数字化转型的宣

传，并对其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以利益引导尽

可能多的农民投入到智慧农业的建设中来。其

二，构建政治引导、企业参与、高校支持的产学

研一体化政策。发挥高校与乡村企业间的优势资

源互补效应，协同推进科研攻关，打造高水平的

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优质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

宜探索“智慧农业+高校教育”融合发展新路

径，加速新质生产力生成，保障数字乡村建设有

序推进。其三，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支持农民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成

为合作社社员，土地交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一方

面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利润率，另一方面为农

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使其拥有土地和工资两方

面的收入，丰富农民收入来源。

（（四四）） 制度驱动力制度驱动力：：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

制度　制度　

在数字下乡的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兴技

术、产业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同乡村的融合发展，

在改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同乡村治理模

式发生着摩擦与冲突，形成“数字排斥”“数字

冲突”等一系列弊病。随着生产力与乡村上层建

筑的不适应性加剧，必须因地制宜革新乡村上层

建筑，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制度。第一，构建

乡村合作社公司，鼓励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厂房

等生产资料以入股的方式投入合作社公司，做大

做长农业产业链、消费链，提升农民的收入水

平。第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聘用制度。同地方

高校、企业签订人员特聘制度，雇佣高校相关领

域的专家、企业中的优秀管理人员等作为乡村农

业产业的特聘员，推动粗放式农业生产向数字化

农业生产转型。第三，扩大对接合作范围，推动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分散经

营，难以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市场化导向

和低成本运营，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着内生障

碍，在市场中也容易面临破产危机。将一定区域

的小农户组织起来，探索建立社会化服务团体标

准、社会化服务主体目录和管理机制，带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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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整体升级。

（（五五）） 产业驱动力产业驱动力：：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指数　指数　

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指数，打造数字乡村建设经济新型引擎。一方

面，培育经营主体带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做大

做强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和辐射

效应。将乡村地区的土地、矿产等资源整合进地

方大企业，建立紧密型利益村民联合机制，做强

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质量、扩大市场消费群

体，在提高村民整体收益的同时扩大乡村就业岗

位。另一方面，打造平台载体推进农业全产业链

融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对标各市

县发展需求和资源禀赋，共创区域品牌，构建一

批有特色、有亮点、有情怀的乡村特色旅游产业

链。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发

挥“互联网+农业”优势，利用电商、网络交易

平台等互联网媒介，让更多“小而美”“小而特”

的农业品牌产品行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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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ing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basis，  influencing fac⁃
tors and driving strategies

WANG Shitai1，2，SONG Chengqian1，2

（1.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2. Research Center of  New Quality Pro⁃

ductive Forces，  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basis 
for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gap.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ot only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that inte⁃
grate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impetus， but also embodies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elements and humanistic economic 
features.  It can fully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abor force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dur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real worl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maturity of the rural market， the conditions 
of rural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rural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s， and the index of agricultural in⁃
dustry integ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market into maturity， strengthen the con⁃
struction of rural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tensify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in rural areas， estab⁃
lish a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ystem， and enhance the index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nd paint a pictur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
velopment with humanistic colors on the vast Chinese rural land.
Keyword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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